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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秀坤尝一只鲜肉月饼
民间传统节日一旦受到重视，常常

有美食来助兴。单说中秋节的月饼就有
广式、京式、苏式和潮式四大派别，馅
儿更是囊括了五仁、莲蓉、豆沙、椒盐
等等，五花八门。

前几年在上海游玩，国庆中秋喜相
逢，大街上见人排了队在买月饼，现烤
的月饼，大老远就能闻到一股诱人的烤
香。两支队伍排成了长龙，一打听是刚
出炉的“老大房”鲜肉月饼。

买了来，比家乡常见的月饼似乎小
了一圈，真有着江南般的玲珑精致，烤
成微微的焦黄色，上面钤一枚红印章，
包在透明的油纸中，既美观养眼，又有
种典雅的质朴与端庄。热乎乎地拈起一
只，咬一口，酥皮直掉，接在油低上，
窸窣作响，但马上就有一团醇厚鲜美的
肉馅裹着丰腴的汤汁，伴在细腻油酥

中，涌上了舌尖，且带着适宜的温度，
更觉其咸鲜与香甜。那鲜也鲜得恰到好
处，微微的咸，稍稍的甜，肉汁沁在酥
皮中，那香味不只在齿颊弥漫，也一波
波奔向鼻翼，手指在感知温度的同时似
也能触摸到鲜肉与油酥的特殊香气，堪
可销魂矣。第一次吃鲜肉月饼我是有种
惊艳之感的。

鲜肉月饼内那一大团肉馅来自猪的
后腿，嫩滑鲜美，瘦肉不柴，肥肉不
腻，味道极好。此乃成就鲜肉月饼的关
键性因素，但最让人眼馋的却不是肉
馅，也不是层层叠叠一咬就掉渣的酥
皮，而是肉馅与外壳之间的过渡层，在
炉火的烘焙过程中，肉馅中的汁水慢慢
渗透进来，润物无声又不显山露水。油
酥浸染了足够多的肉汁后，有些韧，还
有点脆，既不算烂，又极具质感，火候

真是掌握得好，那滋味只能意会不可言
传啊——不妨排队买两只，自己体味吧。

吃鲜肉月饼，总是趁热，轻轻咬一口，
慢慢咀嚼，细细咽下，吃得眉开眼笑的，心
里美得很。吃完了，看落在手心里的酥皮，
一抬手便捂进口中。低头，又将油纸对折，
一仰头，张嘴，眯眼，将里面的小堆碎屑一
并倒了进去。细嚼一嚼，这才幸福地睁眼，
满足地哈一口气。一只月饼也便功德圆满
地完成了使命。

不要以为鲜肉月饼是上海特产，它
是正宗的苏式月饼，少有的肉感品种而
已。在苏州甚至江南的的那些城镇街
巷，一到中秋时分，随处便能找一家卖
鲜肉月饼的店铺。去年我在昆山姐姐家
过节，就品尝到了刚出炉的鲜肉月饼，
同样需排队，而且限购，味道也不错。
但感觉比上海“老大房”的还是有些不

如，也许是先入为主的缘故吧？“老大
房”是老字号了，创建于咸丰年间，原
名“陈大房”，光绪年间改名而成。

鲜肉月饼从不讲究包装打扮，现烤现
卖，现买现吃，也来不及精心装扮，不过盖
一红戳标明字号身份，油纸包裹而已，一
直以来一惯如此。但好这一口的仍是趋之
若鹜，排了队、耐心等待也要买到。当然亦
有不必“现烤”的店家，但感觉总比不上排
队买来的现货好，回炉的终不如新鲜的吃
得过瘾且地道。

今年的中秋临近，在思念江南亲友
的同时，真有点馋那销魂的“老大房”
鲜肉月饼了，举头仰望渐渐圆满的月
亮，似乎又看到了鲜肉月饼上的那枚红
印章，“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
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
糊”……

读清代袁景澜的《咏月饼》诗：“形殊
寒具制，名从食单核。巧出饼师心，貌得婵
娟月。入厨光夺霜，蒸釜气流液。揉搓细面
尘，点缀胭脂迹。戚里相馈遗，节物无容
忽。”不禁为之叫绝，短短几行诗句，就再
现了月饼制作时所用的器具、月饼的外
形、厨房的烟火气息、具体制作过程乃至
馈赠亲朋时的情意，见证了月饼的从新鲜
出炉到分享品尝的风物之美。

俗话说：“天上月圆，人间月半。”
而月亮最圆最亮的时候是在中秋节。那
是个特别的日子，新稻已上场入仓了，
辛劳的乡亲们该松口气歇息一阵了，而
丰收在望的还有水里的菱角、荷藕，岸
上的芋头、黄豆，鸡壮鸭美鹅肥，就不
用说了，这些都为中秋节增光添彩，而
主角当然是月饼啦。

母亲早酝酿着做月饼了，“巧妇难
为”的是“无米之炊”，而月饼的材料是
现成的，当然，有的也需上街购买，更
多的是自家种的。一人巧作千人食，五

味调和百味香。有五仁的，豆沙的，枣
泥的，味道都不错，且对人体都有一定
的保健作用。先将皮料调成面团，将油
酥包入皮料，用滚筒面杖压成簿皮，卷
成圆形条条，用刀切成块；再将小坯的
两端，沿切口处向里边折捏，用手掌揿
扁成薄饼形，就可包馅了。当然，油酥
包入皮内后，用面杖擀薄时不宜擀的太
短、太窄，以免皮酥不均匀，既影响口
感，又有碍观瞻。

馅需预制成半成品。最常见的是五
仁馅的，顾名思义，它是用核桃仁、杏
仁、花生仁、瓜子仁、芝麻仁五种料炒
熟后去皮压成碎丁，最后加入白糖调制
而成。包好馅后，在酥皮封口处贴上方
型垫纸，放进月饼模子压成扁形月饼
坯，每只二两左右，再在月饼生坯上盖
以各种印记。最后烘烤，其实火候也是
极其讲究的，恰到好处才是最好的，而
母亲也得其窍门，总之色香齐备，味形
俱全。我国古代有仁、义、礼、智、信

五样道德准则，而五仁正好与之谐音，
可谓名正言顺，自然别有滋味。有时还
会从中吃到“青红丝”，酸酸的，甜甜
的，韧韧的，既好看，又耐咀嚼，后来
知道青丝是用橘子皮，红丝是用萝卜
丝，染色后糖渍的，怪不得好吃不腻。
宋代大诗人苏东坡有诗句“小饼如嚼
月，中有酥与饴”赞美月饼，从中可知
宋时的月饼已内有酥油和糖作馅了。

月饼一词最早见于南宋吴自牧《梦梁
录》中，那时仅是一种点心食品。据说，最
初月饼是用来祭拜月神的供品。祭月，是
一种很古老的习俗。人们往往在院子中间
摆下香案，桌子上摆上月饼、水果，供奉天
上的月亮，一家人依次祭拜，然后由当家
主妇切开团圆月饼分而食之。明代沈榜
《宛署杂记》载：“士庶家俱以是月造面饼
相遗，大小不等，呼为月饼。”《帝京景物略》
亦云曰“八月十五祭月，其祭果饼必圆。”
赏月与月饼逐渐融合，寓意家人团圆，寄
托思念。

晚上，月亮升起来了，圆圆的，亮亮
的，如“白玉盘”，似“瑶台镜”，高高地挂在
天幕上。月光如瀑布一般，静静的笼罩着
大地，河流，村庄……洁净的庭院里，一张
长长的案桌，上面备着甜甜的月饼，红红
的石榴，绿绿的西瓜，还有出水鲜煮的翠
翠的菱角、白白的河藕……母亲对着月
亮，点燃香烛，虔诚地祷告着。敬月光后，
一家团聚在一起，品饼赏月，谈天说地，尽
享天伦之乐。但赏月是大人们的事，孩子
们一般不会端坐在那里赏月，而是在如水
的月色下追逐嬉戏，此时真是人间天堂。
记得那时，我们会到人家去“偷”月饼，几
个人哄在一起，从这家偷到那家，说是偷，
其实是拿，或者说是大人分赏的。而吃东
西也是有些讲究的，往往先吃那些祭过月
神的祭品，都说吃了祭品会更“乖”，有福
气，吉祥如意。

眼前圆圆的月饼啊，就像天上那轮圆
圆的月亮；天上圆圆的月亮啊，就像眼前
那块圆圆的月饼。

记得儿时，中秋节不仅阖家团聚，而
且过得很隆重。“宁留女一秋，不留过中
秋”，传统风俗，已经出嫁的女儿，中秋节，
娘家是不会留在家里的。母亲带着我，给
外婆送过“中秋礼”后，中秋节这一天，一
定会在家守着，锅前锅后地忙活，一边准
备团圆的晚餐，一边等父亲回来。父亲在
县城工作，平时无论多么忙，中秋节这一
天，也必定要回家，他不光带回月饼，还要
帮母亲杀鸭子。

老家地处里下河水乡，河流如网，养
鸭子有着天然优势。有的生产队有鸭场，
平日里有专人放鸭。多数人家会散养几只
鸭子，我家就养了七八只。这些鸭子早出
晚归，自己觅食。中秋前后，食物丰富，鸭
子正肥。母亲胆小，杀鸭子下不了手。这活
只有父亲回来才开始着手。父亲会挑一只
最肥的，逮住，杀好，拔毛，打理干净。接着，
父亲会在鸭子的肚子底下横开一个小口，
把内脏抠出来，再把糯米、肉丁儿、香菇丁
儿和生姜、葱等配料塞到鸭肚里，并把切
口缝起来。母亲说，这叫“八宝鸭”，用文火
煨烂后，肉酥汤肥，打你的嘴巴，你也舍不

得丢！
母亲烧的八宝鸭确实好吃，一直是我

家的“传统菜”。记得有一年中秋，母亲一
早起来，忘记关两只鸭子等父亲回来杀。
父亲回家后，见鸭子全在河里，就一边“鱼
瞧瞧、鱼瞧瞧”地唤，一边用稻谷引诱，可
鸭子就是不上岸。母亲说：“实在不行，就
明天杀鸭子吧。”奶奶在一旁摇头：“晚上
祭月，没鸭子不行。”由于奶奶的坚持，母
亲只好借来小木船，和父亲一起赶鸭子，
抓鸭子。

为什么明天杀鸭子就不行呢？我好
奇地问父亲，父亲说：这是里下河一带
的习俗。元朝末年，张士诚在白驹场聚
集盐民造反，相约在农历八月十五起事
杀鞑子。“鞑子”与“鸭子”音近，是老
百姓对蒙古人的称呼。大家利用中秋赠
送月饼的机会，在月饼馅中央夹带通
知：“中秋夜，杀鸭子（鞑子）！”这一
夜，大家齐心合力，杀了不少鞑子兵。
此后，每逢中秋节，杀鸭子也就成了民
间习俗……

原来杀鸭子过中秋，不仅是为了一

饱口福，还是一种感情的寄托。这天，
父亲杀了鸭子后，母亲点起柴火，煨起
了“八宝鸭”。香气很快在厨房里弥漫，
循着飘香的气味，我跑到厨房，眼睛直
勾勾地看着锅台，一会儿就问：有没有
熟呀？可以想象，我准是一副垂涎三尺
的可笑神情。

晚上，皎白静谧的月下，一家人围坐
在院子里，摆着的大桌上，放上香炉、烛
台，还有月饼、藕、芋头等祭品，来供奉月
光娘娘。老家的中秋节有吃鸭子、藕饼、芋

头等食品的习俗。鸭子就不用再说了。月
饼则是又圆又满，象征圆圆满满、团团圆
圆。藕是丝丝相连，象征永不分离。芋头有
毛。毛芋头，据说是指“毛子”的头。“毛子”
也就是“鞑子”，同样与反抗异族统治有
关。这样的仪式，是老家普通农民们朴素
的祭月情怀吧。等拜祭完了，一家人就可
以尽情地享受着美味，畅谈农事了……

八月的微风习习吹来，煤油灯的火苗
跳动着，摇摆着，像是片片红光在欢快地
舞蹈，每个人的心里都暖暖的。

□夏义阳月 饼

□夏俊山杀只鸭子过中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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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哟来哟，大伙儿来开泥哟——”“来
哟来哟，一起推船来开泥哟——”立春后，开
泥号子吹响了春耕生产的序曲。

苏中多沤田。沤田贫瘠。没有化肥的年
代，最好的肥料是河泥。冬腊月，农人将河床
上带有水草的淤泥罱上来，聚积在田头。春
节后，当淤泥滩表面风干，里层的河泥发酵
绵软，就到了开泥的时候。

将淤泥用小船拉到沤田各处，再均匀地
抛撒，这活儿叫开泥。开泥工具有小木船、犁
辫子、泥択子。一条小木船4个男劳力，用泥
択子将淤泥装满船舱后，船头的两个人背着
犁辫子，埋头往前拉船，后面的两个人用肩
膀顶着船艄向前推。“来哟来哟，大伙儿齐用
劲哟！”带队的敞开嗓子，唱起了开泥号子；

“来哟来哟，我们齐用劲哟！”一唱一和，号声
急促，满载淤泥的木船缓缓起身。

一船淤泥重达千斤，开泥人步履沉重，
满身泥水，推一程船，就用泥択子抛撒一阵
子淤泥。农船继续向前时，4个男人再次各就
各位，推船行进。领唱者的一声咆啸，犹如号
角，令其他人即刻进入亢奋状态，迅速凝聚
成一股强大力量，将木船移动身、推向前。

春天的第一个月里，要将所有田头的淤
泥都拉完，全体男劳力都参加，生产队每天
有三四班的人、三四条小船开泥运送。“来哟
来哟，寒水里推船不怕冷哟——”“船儿快
哟，开泥快哟——”号子声激越，此起彼伏，

沤田里尽是翻滚的浊浪……
“芒种栽秧天赶天”。芒种前后，田野里

遍地都是栽秧的人，水田里飘荡的，是女人
的栽秧号子。

“进了六月栽新秧，我们姐妹齐下趟。栽
下青秧一行行，秋天稻谷堆满仓。啊里嗝上
来……”栽秧伊始，号子轻松明快，丰收的希
望寄予在歌声里。

栽秧要低头弯腰，要起早贪黑，天数多
了，栽秧人倍感疲惫和厌倦。这时的栽秧号
子就显得低沉甚至忧伤：“六月里来是农忙，
从早到晚都栽秧。风吹雨打日头晒，苦啊累
啊脚底埋。啊里嗝上来……”

栽秧号子由一人领唱，领唱者唱歌词，
其他人和唱“啊里嗝上来”。领唱者常以栽秧
号子形式表扬先进、鞭策后进：“张大嫂来手
儿巧，栽起秧来快如跑；小妹妹来莫灰心，下
趟栽秧自上紧。”唱词是即兴发挥的，凝聚人
心又鼓舞士气。领唱者肯定是栽秧能手，不
仅能唱，还要边唱边栽，栽秧的速度不落后
于别人，否则领唱就没有号召力。

这边栽秧，那边有人挑秧。只有源源
不断地将秧把挑送过来，栽秧才不会停
歇。挑秧把的男人有七八个，一担担秧把
垒得像宝塔尖似的。赤脚行走在狭窄的田
埂上，悠扬的挑担号子一路相随：“嗨呀号
的个号啊，一支扁担四尺长，男将儿挑秧
脚步子忙。”“一棵棵秧把绿又青啊，早栽

田里早扎根啊……”
秧担沉重，成天挑秧也枯燥无味，挑

秧的男人就拿附近栽秧的女人找乐子：“嗨
呀号的个号啊，鱼儿游水都成双，哥哥的
秧把送到谁手上？”女人以栽秧号子回应：

“栽秧的姐妹排成行，看你喜欢哪一趟。啊
里嗝上来……”挑秧的得寸进尺：“嗨呀号
的个号啊，我最喜欢阿兰子的细蛮腰。”

“啪”的一声，一把烂泥从阿兰子手里投掷
到了挑秧男人的身上。秧田里，歌声一
片，笑声一片。

伴随着一声声的劳动号子，稻子在秋天
里成熟。稻子收割后，农人将稻把铺展在打
谷场上，用打场的方法将稻谷从稻穗上脱离
下来：人赶着水牛，水牛拖着石磙，在稻场上
来回碾压。

白天，水牛要拉犁耕田，打场都安排在
晚上，人和牛疲倦不堪。打场这活儿，不是走
直线，而是在稻场上转圆圈，像驴子拉磨一
样，反反复复地转，走不了几圈便晕头转向。
为了给自己提神，用牛人就不停地放开喉
咙，唱着打牛号子：“号子啊来来呀，啊嘘；号
子啊来来呀，啊嘘……”寂静的夜空下，用牛
人沙哑的号子声在旷野里回荡。

种田人没有冬闲，天再冷，也有活儿干。
除了罱河泥、浇麦泥浆，还得上河工，挑土筑
圩堤，防御来年的洪涝灾害。

挑筑圩堤时，两段的结合部、老塘口位

置，以及拐弯处，接缝不密，土层疏松，需要
人工抬硪，夯实基础。

石硪圆饼状，重达200多斤，周边有4
眼小洞，系着4根绳索，众人拉动绳索抬高石
硪，以达到夯实土层的目的。抬硪，繁重而漫
长的劳动，自然少不了抬硪号子。

抬硪至少有8个人，分布在硪的四面，
每两人操纵一根绳索，随着“夯头”一声呼
喊：“大伙齐用绳啊”，以及众人的一声“嗨
号！”，那又圆又重的石硪就被高高拎过了头
顶，即刻又砸在地上；“龙王的大水不上门
啊”“嗨号！”，石硪又被抬起、落在地面。一声
号子似一声惊雷，砸出一个坑、溅出一片泥
花。北风呼啸，寒气袭人，抬硪人一个个脱去
棉衣，挥动双臂，石硪如小小木偶被他们轻
易地操纵着、跳跃着。

夯头是重要角色，他既要把握行走路
线，又要注意每个人的动作，使众人始终形
成一股力量，完成抬硪。“拐角泥土松啊”“嗨
号！”“石硪再向东啊”“嗨号！”；“对面的大老
张啊”“嗨号！”“用力再向上啊”“嗨号！”在震
天动地的号子声中，一道道防洪圩堤在大地
上崛起、延伸……

再荒寂的田野，有了人就会有歌声，从
春天一直唱到冬天。那属于劳动者的歌声，
带着粗重的气息，看似单调，却有着大地一
般的丰饶。质朴本色的歌，赶走的是疲惫、辛
劳，留下的是慰藉、快乐，还有丰收和诗意。

□陈明干大地上的歌声

对于某些渔具而言，渔人常常是变换
着花样使用的，所谓渔具一样，渔法不
同。这是渔人寻找乐趣呢，还是生活所
迫，那我就不得而知了。比如捣网，就有
捣小网与捣大网之分，捣小网所得无非是

些小鱼和虾儿，捣大网收获的则是鲤鱼和
鲫鱼。这两种方式虽有所不同，但有一点
是相同的，都需要借助于“喷浪篙”赶鱼
入网。捣网还有一种比较少见的用法，是
不需喷浪篙的，那就是铲网了。

你见过捣网，也就
知道铲网是什么样了。
两根长长的竹竿，一张
宽大的细眼网片，组合
成一个敞开的扇形，这
就是铲网。铲网和捣网
其实是没什么区别的，
取决于你怎么使用，用
作捣网时它就是捣网，
用作铲网时它就是铲网。

里下河水乡的冬
季，在农人看来意味着
忙碌后的修整，还有对
新年的期盼。渔人则不
然，一年到头没有闲
时，冬天反倒更忙了。
也难怪，天冷了，鱼儿
也要“猫冬”的，这时
捕捞要相对容易些。只
有当渔船停靠在岸边，

庄户人家过来买鱼，说是拣条大的腌了，
留着正月里待亲戚，渔人这才想起，哦，
要过年了。渔人和农人总归是有区别的。

铲网用的是专门的生产船，不像捣网
可以在连家船上作业。连家船也是一个专
用术语了，是指这种渔船既可住家也能作
业的意思。通常是在河水还没结冰的时
候，一个风不大的午后，铲网的渔船出发
了。渔人会选择较为偏僻的大河旁、湖滩
边、岸沟里作业，这样的环境注定了铲网
是个孤独的行当。事实上，我们看到的铲
网也大多是打单帮的。

这是一对兄妹，妹妹荡桨，哥哥铲
网。他们还小，无论是荡船的姿势，还是
操网的动作，似乎与年龄并不相称。尽管
已是寒冬，妹妹穿得仍旧单薄，好像也不
怕冷，红扑扑的脸上始终挂着笑意。哥哥
装出一副老成样，站在船头，看着远处，
俨然像个出征的战士。

他们来到垛田的沟汊里。哥哥打开铲
网，妹妹随即倒桨，船自河心直直地向岸
边驶去。这当儿，哥哥将鱼网支在船头，
插到河底，跟着行驶的船儿慢慢向前

“铲”。直到鱼网抵达河沿，妹妹用力
“敌”着船，哥哥顺势把网“铲”出水

面，网里的鱼儿活蹦乱跳的。这一点不像
捣网，捣网收获的常常是一堆杂草泥块，
几乎见不到鱼虾，要细细分拣才行。铲网
则干脆多了，没那么多烦事。哥哥抖动鱼
网，将网衣抖到网架上，等鱼儿聚拢后，
再抖到船舱里。即便有杂物随鱼入舱，他
们也不捡掉，而要等到铲网结束了再收
拾。

铲网捕获的都是些野杂鱼，虽说也有
鲫鱼、黑鱼、小鲤鱼什么的，却并不见
多。这样的渔事未免单调乏味，可兄妹俩
做得认真而投入，因为他们知道，这就是
生活，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生活。要收工回
家了，哥哥抢过妹妹手中的双桨。妹妹起
初不让，哥哥都沉下脸了，妹妹只好坐到
船梁上，弯腰拣去舱里的杂物。

“家”也是一条船——住家船，泊在
庄后的一棵老柳树下。爸妈早翘首等着
了，这或许是孩子们第一次外出单独作
业，不管咋说，总还是有些不放心。当看
到儿子脸上的骄傲，还有女儿撒娇的表
情，爸妈疼爱地笑了。一家人相帮着把鱼
分分类，放到鱼护里养着，预备着明天到
镇里去，腊月里的鱼可是能卖个好价钱的
哟。

文/刘春龙 图/李劲松铲 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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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头米，又叫芡实，与莲藕、菱角、茨菰
一样，无富贵奢华之气，清淡宜人。乡贤郑板
桥赞之“最是江南秋八月，鸡头米赛珍珠
圆”。

鸡头米，圆形的叶子，正面青绿，背面绛
紫，边角微翘，表面多三尖带刺突起，蒲团一
样平铺在澄澈的水面上。叶茎和花茎上长满
了刺儿。花茎的颜色有粉红、淡青、水白三
种。鸡头花外瓣紫红妖艳，渐渐晕染出霞红，
内瓣一片明黄。果实有苞囊，鸡头型，有蓝紫
色鸡冠。

村姑取来竹竿，绑上镰刀，将镰刀伸到
鸡头米下面，勾住长茎，使劲一拽，鸡头米立
刻被勾断，漂到水面上。再小心翼翼地提上

来，放进竹篮里。采鸡头和采菱、采茶一样，
弥漫着浪漫的田园风情和古典意蕴。

捞上来的鸡头米，如同穿了软猬甲，得
先从尖顶处向下撕去一块，然后顺着破损处
将外皮全部剥去，露出软软的果房，壳内果
实裹着红色软壳滚出来。用手一抠，一粒粒
的鸡头米就会抠出来。撕去果粒外的包衣，
品尝最里面的白色果实。一个壳内往往有几
十颗、上百颗鸡头米。外如莲心，但小如豌
豆，浑圆而坚硬。润如珠玉的鸡头米，托在掌
心，颗粒椭圆，可爱动人。

中秋赏月，小院方桌上必供有月饼、菱
角和鸡头米。鸡头煨煮后，加点糖，嚼咂，味
道鲜美，糯润爽口。大家品尝着芝麻粘饼，剥

着鲜嫩的菱角和鸡头米，尽情享受中秋之夜
的清芬和温馨。

鸡头米水白色的花茎生吃脆嫩，味道清
爽甜涩。清炒时，倒入红椒丝，煸炒到梗段发
软，即可装盘。盘中鸡头梗，白如瑞雪，口感
酥糯香甜，佐酒下粥极为爽口，让人吃出渔
樵闲话的意味。

刚剥开的鸡头米，多用来炒虾仁、白果
或荸荠。登盘时，一粒粒鸡头米灿若明珠，与
通红的虾仁相衬，色彩搭配相当生动，虾仁
的鲜甜，鸡头米的清香，包裹着舌尖，感觉清
雅可口。

用鸡头米制成的甜羹味道佳妙。在水
中加入晒干的桂花、冰糖煮沸后，再放入

鸡头米熬煮。盛入小兰花碗，满碗珠玉晶
莹剔透，桂花金黄，鸡头米玉白，冰糖甜
水黏稠，抿一口，温软香甜的绝妙口感令
人充实而快慰。

将鸡头米磨成粉，就是简便快餐的芡
酪了。用温水调成糊状，再用沸水一冲，
即是一碗美味滋润的芡酪了。欧阳修作
《初食鸡头》诗，极赞芡酪的美味。夜阑更
久读书倦时，我会捧一碗滚热的芡酪啜
饮，如有知音红袖温情相伴，晤对心灵，
喁喁低语。

中秋水蔬的清隽和芬芳，诱惑着我的味
蕾，牵动着我的乡愁，给我带来丰盈的喜悦
和清欢。

□宫凤华清供鸡头米


